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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盖伦

已经连续第 4年了，科研机构还是没有监测到中华

鲟的自然产卵。

没有卵，也就没有可能孕育新生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危起

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确认了这个坏消息。

自然繁殖中断，成为中华鲟这一古老物种面临的最大

困境。

“情况不乐观。”他叹了口气，“有可能，中华鲟就这

么走了。”

“自然种群已严重衰退，生存状况十分濒危”“古老

的鲟鱼似乎卷入了灭绝旋涡”“中华鲟的野生种群走到

了濒临灭绝的边缘”……翻看近几年刊载的论文会发

现，来自不同科研单位的作者，在描述中华鲟现状时，

都带着一些慨叹和悲情。

但好在，保护的窗口期还没有关闭。

今年 4 月中旬，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从湖北宜昌

滨江公园胭脂园放归长江。这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30多年来的第 64次中华鲟

人工放流。

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后代，背负来自人类无言的期

待——期待它们能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给中华鲟带

来新的希望。

自然繁殖中断，危险的信号

2020 年 的 秋 季 监 测 无 功 而
返。实际上，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
有出现过。

中华鲟，198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目前已极度濒危。

这是一种海河洄游性鱼类，身躯庞大。在长江生

活了上亿年，它们形成了一套适应长江环境的产卵繁

殖机制。

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出生，在海洋中度过生命的大

部分时光。但繁殖启动的信号来临时，它们就会像被

什么指引着一般，准确地找到长江口，溯河洄游三千公

里，回到他们的出生之地，抵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宜

宾—屏山）河段产卵繁殖。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阻断了中华鲟的洄游繁殖

通道。为保护中华鲟，1982年，经水利部批准成立了中

华鲟研究所。它是我国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

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

中华鲟研究所姜伟博士告诉记者，中华鲟是一个

旗舰物种，它有强烈的指示意义。其种群的资源量水

平、野外种群的状态，是长江和海洋流域健康状况的系

统性体现。“如果要选择一个能够代表长江生态系统的

种类，那就是中华鲟。”

保护大鱼，难；保护生活史如此复杂的大鱼，更

难。姜伟说，当初做中华鲟保护工作，就做好了打持久

战的准备，这绝非朝夕之功。

如今每年秋季，多家科研单位会在葛洲坝下中华

鲟产卵场开展监测调查。

中华鲟是少有的秋季繁殖的鱼类。中华鲟卵，黑

色，绿豆大小，黏性很强。它们会“藏匿”在砾石表面或

缝隙内，这或许是中华鲟父母为孩子躲避敌害选择的

一种策略。

危起伟告诉记者，监测方式主要有四种：水声学

探测，用来探明调查区域内中华鲟亲本数量；江底采

卵，用河流底层网采集样品直接观测；水下视频观测，

由船舶搭载高清摄像头在江底逡巡；还有一种传统的

方式——解剖食卵鱼。

2020 年的秋季监测无功而返。实际上，从 2017 年

到 2020年，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有出现过。

这确实是个危险的信号。

很难知道中华鲟的确切数量。科研人员一般通过

对产卵场江段的监测，来推断种群的情况。

危起伟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据：上世纪 70 年代，

每年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达 2000 余

尾。上世纪 80 年代葛洲坝截流后不久，每年到达葛

洲 坝 下 产 卵 场 的 中 华 鲟 繁 殖 亲 鱼 数 量 持 续 下 降 ：

2009—2012 年间，下降至 100 余尾，2013 年以后进一

步下降至 100 尾以下，2017—2019 年洄游群体的数量

仅有约 20 尾。

如果画成图，你会看到一条随时间陡然下跌的

曲线。

危起伟分析了中华鲟种群下降至此的原因：葛洲

坝的修建，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它们丧失了曾经

分布在葛洲坝上游的产卵场。长江上多个水电工程蓄

水运行形成的滞温效应，使得中华鲟繁殖季节水温升

高，进一步压缩了它们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再加上

捕捞、航运和污染等多重因素，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急剧

恶化。

全人工繁殖技术已突破，
人工增殖放流存争议

人工繁育中华鲟的最终目的，
还是让它们回到长江，让它们补充
野外种群。30 多年来共放流中华
鲟 700 万尾以上，但中华鲟资源增
殖“收效甚微”。

危起伟团队曾在 2020年初发表了关于白鲟灭绝的

论文。那是一种体型更大但公众认知度更低的生活在

长江里的鲟鱼。

根据他们的推算，白鲟在 2005 年到 2010 年时已经

灭绝，只是那时人类对此并未察觉。白鲟的命运提示人

们，一旦错过了保护的关键时间节点，就真的来不及了。

好在，和白鲟不同，中华鲟还保留有人工繁育的种群。

位于湖北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如今隶属于三峡集

团，是唯一持续进行中华鲟增殖放流的机构。

成立近 40 年，中华鲟研究所在中华鲟人工繁育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2009 年突破的全人工繁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

步。它意味着，繁育中华鲟，不再需要从野外捕捞野生

亲体。那些野生亲体的后代，是子一代中华鲟；在全人

工环境下长大的中华鲟的后代，则是子二代中华鲟，也

是现在三峡集团放流的主要对象。

中华鲟研究所还为极端情况储备了单性繁殖技

术。如今，野生中华鲟种群的性别比已经失衡。如果

未来有一天，只剩下雌性个体，就算它再找不到雄性伴

侣，人们仍可人工诱导激活中华鲟卵子，产出后代。

科研人员在技术上做了一系列准备。若一切无可

挽回，后人至少依然能见到中华鲟。

但人工繁育中华鲟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它们回到

长江，让它们补充野外种群。

据统计，包括中华鲟研究所在内的多个机构，30多

年来共放流中华鲟 700万尾以上。

有关注长江生态的专家向记者感慨：“700 多万尾

啊，放流了这么多，但效果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黄真理也在论文中

直言，中华鲟资源增殖“收效甚微”。

质疑声一直存在：放流真的有用吗？放流的中华

鲟去哪了？

2014 年以后，中华鲟研究所开展了中华鲟放流标

记追踪工作。2019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73%的放流中

华鲟，在放流后能够到达出海口。

姜伟观察到，很多淡水鱼被放流后，会向长江上游

游动。但中华鲟的目的地则非常清晰——去下游，去

海洋。这也意味着，人工养殖并没有磨灭掉中华鲟的

本能。中华鲟需要 10 年甚至 15 年才会性成熟。那么，

它们有没有遵循本能，曾回到过长江产卵？

这一点确实难以说清。姜伟说，2009年之后，对野

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已被禁止。时间太长，中华鲟身

上的一些短期标记就遗失了；能长时间维持的标记，又

必须打捞后才能确认。

“在能力和设施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做了大量保护

类的基础工作。可能每个人分析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但是鱼类保护的两个大方向，就是‘就地保护’和‘迁地

保护’，我们一直按照野生水生生物保护的思路和框架

在推进这一工作。”姜伟说。

就地保护，顾名思义，指的是保护栖息地，保护产

卵场。而迁地保护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做人工保

种、人工繁育。

“可能推进的效果在旁人看来没这么明显，后面也

确实还有问题亟待解决。”姜伟坦率地说，“但我们要做

下去，要行动。边做，边看还有什么要改善的。”并不怕

有争议。科学问题，一边争论，一边验证，一边求索。

中华鲟保护本身是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持续地形成研究保护的合力，一起为这件事努力。”

好在，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从 2020 年

起，长江进入了十年禁渔期。“禁渔之后，我们对放流后

中华鲟的存活比例还是很有信心的。”姜伟强调。

放流要更科学，保护进程
要跟灭绝速度赛跑

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
放得不够多、不够规范。应该制定
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
复计划。

十年禁渔期，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危起伟深知，

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记者问他：“如今中华鲟面临重重困境，在那么多

救鱼措施中，您最想讲的是什么？”

危起伟没怎么犹豫，直言：“还是放流。”在他看来，

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放得不够多、不够规范。

黄真理也指出，过去对放流效果的研究重视不够，对提

高幼鱼放流的存活率研究不够，相关基础研究成果严

重缺乏，放流具有盲目性。

危起伟对放流进行过详细分析。过去 30 多年，共

放流了 700余万尾中华鲟。但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

初期放流的是还没有开口摄食的小鱼。这些鱼太容易

死亡，其实是不适宜人工放流的规格。30 多年，真正

“有效”的放流群体，其实是 137.21 万尾已经越过了死

亡高峰期的稚鱼和幼鱼。

这样算下来，每年中华鲟放流量实际平均不到 4万

尾，较国外同类放流规格数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可以用来借鉴的例子是，从 1961 年到 1991 年

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在伏尔加河等河流放流人工繁殖

的三大主要鲟鱼（俄罗斯鲟、闪光鲟和欧洲鳇子代），每

年放流数量都在百万尾至千万尾数量级。后来，他们

在恢复这些鱼类自然繁殖方面取得了成功。

危起伟计算道，根据现在中华鲟需要补充的数量

倒推，一年要放流的中华鲟量应达到 300万尾。“那就是

千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

资金怎么来，放流怎么更科学，都是棘手的问题。

危起伟认为，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

资源修复计划，比如，针对现有保种资源的资源共享与

繁育利用计划，基于保种群体的遗传管理和科学繁育

搭配计划，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野化训练计划，增殖

放流规格、规模和地点的科学规划和放流效果监测评

估计划……而且，还要建立增殖放流保障机制，解决中

华鲟增殖放流中的经费需求和运行管理问题。

其实，原国家农业部已经出台了《中华鲟拯救行动

计划（2015—2030年）》。但危起伟表示，至今很多设想

还无法真正实施。

“中华鲟已经处于困境，它需要人真正关心，真正

投入。”危起伟手指叩着桌子，近乎急切地说道，“白鱀

豚灭绝了，白鲟也灭绝了。不能等啊，中华鲟会老、会

死，再过十年，它们就被熬死了。”

如果真的丧失了野外种群，中华鲟的人工种群也

会退化。

保护的进程，必须跟灭绝的速度赛跑，要行动。行

动，才能给中华鲟的命运，拼出一个转机。

中华鲟不会说话，用下降的数量，做求救的信号。

守护它的人，得为它发声。

“研究了一辈子鲟鱼，要是没有了，还能过得安生

吗？这个鱼，要在我这里保下来；保下来，以后才有机

会！”危起伟强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要落地，尤其要

抢救性保护培育好已有的 3000 余尾中华鲟子一代，充

分发挥其繁殖效能，实施规模化增殖放流。“唯有这样，

中华鲟自然种群在 10—15年后才可能恢复！”

此外，中华鲟综合保护措施的实施，还包括近海捕

捞控制与生境修复，为长江及近海水生物保护和恢复

创造条件。

救鱼，是沉甸甸的责任，也关乎沉甸甸的情感。

说到情感，这位一直神情凝重的专家，脸上终于有

了笑意。

“不光是我对它有感情，很多人都对它有感情。”危

起伟的声音轻柔了下来，“这个鱼，你看它可以看得忘

记吃饭。你就觉得其他外国的鲟鱼就是没有它漂亮。

它又漂亮，又威武。”中华鲟，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之一。

上亿年的时光，并没有在它们身上留

下多少痕迹。这种身披盾甲的鱼，仍然保

持着自己遥远祖先的形态特征，被视作“活

化石”。

中华鲟是一种大鱼。渔民中有谚语，

“千斤腊子万斤象”，“腊子”指的是中华鲟，

“象”指的则是白鲟。

中华鲟寿命长，现有观察到最长可以

超过 40 岁。不过，它性成熟的时间也晚，

需要十年左右。也就是说，新生的中华鲟，

要经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为这个种

群带来补充群体。

中华鲟的产卵量不低，但存活量相当

有限。溯河洄游，回到出生地产卵，是刻在

中华鲟体内的本能。

这是段艰辛的旅程，一路上，中华鲟结

伴逆流而行，不吃不喝，闷头从大海游回出

生之地。到达长江中上游后，它们会先找地方“休整”，等待性腺成熟，在秋季完成返回长江几乎

唯一的使命——繁衍。

也因为这样的生活史，当初中华鲟研究所做中华鲟全人工繁育时，大家心里也打鼓。

人工养殖的中华鲟，一直被圈养在淡水环境下。未曾与激流搏击，在“青春期”到来之际，它

们能够顺利发育成熟吗？

当年的子二代课题项目组组长郭柏福曾发表文章称，他们先后进行了长江及沿海中华鲟栖

息地和自然繁殖期间的水环境资料收集与分析，对中华鲟研究所往年中华鲟人工繁殖、中华鲟性

腺发育过程以及野生Ⅲ期亲鱼蓄养繁殖和子一代后备亲鱼养殖经验进行了总结，选择了在纯淡

水环境中调控水温、水流、营养、光照来使得中华鲟性成熟的技术路线。

他们找到了合适年龄梯队的亲鱼，用 B超这种无创方法区分出亲鱼的性别，对亲鱼进行个体

识别和标记，并在雌鱼性腺发育到期末成熟阶段，确定催产方案。2009年 10月 4日下午，第一尾

子二代中华鲟鱼苗在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基地诞生。

尽管实现了全人工繁育，但中华鲟身上还有太多谜题没有解开。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谢平曾诗意地比喻，长江是一座壮观的剧院，各类物种用

各自的音符和节奏，弹奏着共同的河流之歌。这些歌曲，“即便我们倾心地观察与思考，也未必能

完全理解它”。

但中华鲟等鱼类奏响的那些特殊而悠长的曲子，本该继续存在于河流之歌的乐章中。

中华鲟：脊椎动物“活化石”

今年 4月，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从湖北宜
昌滨江公园胭脂园放归长江。 视觉中国供图

30余年共放流 700多万尾 连续 4年未监测到自然产卵

人工放流人工放流能救中华鲟吗能救中华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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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里看到的刚刚出世的中华鲟头里看到的刚刚出世的中华鲟““宝宝宝宝”。”。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今年44月月，，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从湖北宜昌滨江公从湖北宜昌滨江公
园胭脂园放归长江园胭脂园放归长江。。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